
漫 话 南
极 之 旅
（尾声）

李华梅离站回国 从 Me lville 回来的那天下

午，天气开始变坏，有雾，这可真帮了李华梅的

大忙。她因与德国同行有合作研究的计划，原打

算乘那天下午乌拉圭的一架货机到智利的彭

塔，经圣地亚哥回国后再转赴德国。天气变坏，

飞机走不了，只能第二天走了。于是我们两人又

是洗澡又是洗衣服，还要向站长汇报在

Me lville 的工作。我除了帮她把洗好的衣服烘

干外，别的都帮不上忙。她要亲自整理标本、装

箱，收拾行李，一直忙到夜里三点钟才睡，这是

她的一个非常长的工作日。就这样，第二天走得

仍然很匆忙，飞机都发动了，她才赶到机场。真

险，再晚一点，就要等下一周才能走。难怪我们

考察队所遵循的“南极精神”中就包括了“拼

搏”。在南极的工作中，常常需要拼一下，才能过

关。

访问韩国世宗王站 二月十八日晚得知，次日

韩国世宗王站要借我们的驳船，去智利机场拉

运来的通讯器材。我们的站长和翻译小郎想起，

一些队员（包括老李、老袁、陆华和我）曾有去韩

国站的打算，于是向他们提出了请求，在得到了

对方的同意后，站长通知我们做好去的准备。

我想去韩国站是因为元月八日晚上我从野外回

来时，见到韩国站的全希永博士留给我的一封

信。信上说，他也是研究古植物的，想见见我，但

不巧没见到，他还说，马上要去智利站的机场，

准备回韩国。我急忙找西班牙语翻译郎英杰，请

他打电话给智利站，讯问飞机是否已起飞。幸好

飞机还没走，我立即赶往智利机场。到那里时，

全博士正准备登机，我忙上前，自我介绍，与他

匆匆说了几句话，然后就分别了。这次会面使我

得知，韩国站附近也有一个植物化石点，具体情

况，他让我与他们的金站长联系。我当即感谢他

给了我这个信息。

李浩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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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ville 的陡崖、冰川

第二天八位韩国队员去智利站取货，本来

说上午 11 时到我站，后来又打电话说要晚一

点儿，直到下午两点多钟才到。听他们说还没吃

午饭，负责接待的郎英杰让我赶快给他们准备

一顿快餐。我煮了一大锅方便面，还把中午没打

完的菜热了，满满地浇在每碗面上，另又各加上

一个虎皮蛋。他们都说好吃，有一位甚至说，这

是他吃过的最好吃的面。这主要是冯师傅菜做

得好，是中国菜的魅力；另外是他们忙了大半

天，太饿了的缘故。

等他们吃过饭以后，两国考察队员一行十

余人，就一起出发了。我们到韩国站工作的有四

位，有三位是研究地学的，一位是研究生物学

的；此外，大宋师傅开船，另有两位研究生物的

队员到对岸取水样，当天随船返回。在船上我和

韩国站的医生聊得很投机。他叫金钻，才从医科

大学毕业（学了六年），毕业后本应去服兵役

（40 个月），他来南极当队医，并在这里越冬，就

权当服兵役了。小伙子家是世医，到他这一代，

已是第五代医生了。他能说几句简单的汉语，还

能背几首宋词。他告诉我，以前他们没有文字，

用的是汉字，到世宗王（King Se Jo ng）时，才

创造了现有的文字，所以他认为，世宗王是他们

最伟大的国王。我想，这恐怕也

是他们以“世宗王”来命名韩国

第一个南极考察站的原因吧。

他还问我，中国的哪个皇帝最

好，我想了好久也无法作答，只

好所答非所问地说，中国的政

治家（我偷换了概念）中我最佩

服的是孙中山先生，因为他领

导的国民革命推翻了中国的末

代皇帝，从此结束了存在几千

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如果他没

有罕见的勇气及远见卓识，这是做不到的。他说

他很喜欢《末代皇帝》这部电影，尊龙（Jo hn

Long）演得很好。就这样，一见如故，一路行来，

一点也不寂寞。

第二天清晨走出客房，见金站长正在升旗，

除了韩国国旗、他们的队旗以外，竟然还升起了

我们的五星红旗。南极的考察站，一般只有来了

外国的领导人，或他国考察站的站长时，才会升

起那个国家的国旗。因为我们几位普通考察队

员的到来，升起了五星红旗，是给我们的最大礼

遇。在韩国站的四天中（包括来和回的两天），

只有一个半完整的工作日。我的第一个工作日

因金站长给我的地点有误，没有找到化石点，那

天晚上，他又在地图上给我标出另一地点。第二

天，我很容易地找到含化石的露头。那里的地层

及植物化石与化石山的完全不同，岩石是酱紫

色的砂岩，所含化石都是植物叶的印痕，叶子较

小，保存得不太好，种类也很单调。从采到的化

石看，和化石山的地层相比较其时代要晚一些，

很可能是始新世晚期，甚至是渐新世。因采集到

的化石标本很少，难以做出准确结论。我认为，

将来有必要做进一步的采集和研究，以便了解

南极地区植被发展及气候变化的历史。

南韩站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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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温度摄氏零度左右，我们穿着棉衣，他们中有

的人却只穿一件衬衫。

我们原定第二个工作日的下午三

点钟回到站上，四点钟他们用橡皮艇送

我们回去。下午两点半我开始从化石点

往回走，路上，有一个企鹅集聚的山坡，

企鹅密密麻麻的很多。因听说过，企鹅

虽然平时从不伤人，但如若以为你要侵

犯它们时，也会群起而攻之的，据说一

位外国考察队员就因此吃过大亏，因此

我不大敢强行通过，于是就决定往上爬

坡，上面是一个连企鹅都不愿意待的陡

坡，为了赶时间，只能这样绕过企鹅群，

因为从下面绕行太远了。回到站里，已

是三点五十分了，老李说，如果四点半

我再不回来，他们就要找我去了。他们还说：“今

天走不成了，风大，乘橡皮艇不安全。”晚上金站

长问我采到化石了没有，我说采到了，他问我采

到了多少，我如实告之，十块。他说，对面阿根廷

站附近也有类似的化石。

根据现代人的观点，韩国的饭菜对人的健

康是非常有益的，特别是他们每餐必吃的泡菜，

几乎没有脂肪，富含维生素和纤维素，有利于减

肥。难怪我见过的韩国人中，几乎没有一位是超

重的。可我们几个都觉得韩国饭菜油水太少，虽

然肚子饱了，却总还想再吃点我们带来的饼干

等食品。这可能就是两国饮食方面的差异了。

晚上我和韩国站长、金钻医生等一起天南地北

地聊天，有时候英文词汇不够用了，就用汉语笔

谈。我发现，他们对自己国家的历史都了如指

掌，对中国各个朝代的历史，有的地方比我了解

得还详细。这是我没有料到的，也使我感到汗

颜。有云：读史使人明智。我觉得，在历史知

识的深入普及方面，我们还真得向我们的近邻

韩国学习。

在韩国，围棋很普及，可惜我不会，只会下

五子棋 (韩国人称其为‘五目’)。我和他们下了

两盘五子棋，一赢一输皆大欢喜。我发现，他们

做什么事都很认真，下棋也很认真，至少和我接

触的几位都是如此，我很佩服他们那种不达目

的绝不罢休的顽强精神。

还有一件事令我百思不得其解，那就是他

们很耐寒，穿得都比我们少。室外温度摄氏零度

左右，我们穿着棉衣，他们中有的人却只穿一件

衬衫，腰板挺直，特别神气。这可能是不同民族

的传统习惯问题。我觉得这值得我们研究、思

考，并且应向他们学习，尽管这不是一朝一夕就

能做到的。

我们离开的那天早上，万里无云，是难得的

好天。可金站长说不能走，因为浪尖上有白花

儿，说明风大。下午两点半，风小了可以走了。我

们照了一些合影后，就乘橡皮艇出发了。四位韩

国队员一路送我们回长城站。到站后，刘书燕站

长吩咐陆华和我赶快准备些点心款待他们。我

们煮了两大盘饺子，开了凤尾鱼罐头和菠萝罐

头，外加啤酒等。他们不断地说，中国人真是热

情、好客。回去时，站上还送他们站六斤冻饺子，

科考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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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箱啤酒以及花茶等。他们兴高采烈地开船走

了。可是我很担心，他们每人喝了两瓶啤酒后，

能否安全回去。还好，后来从电话中得知，他们

已安全返回。

大丰收 站上决定，本届夏考队员及上届因工作

需要留下来的几位越冬队员，将于三月上旬回

国。我们都开始了扫尾工作，并忙着盘点自己的

收获。

从一月底开始，我从化石山采到的标本就

开始发生了质的变化，不断地采到一些高质量

的化石。这主要是因为刚来时，南极恰逢冬去夏

来，地层大多都还被积雪覆盖，到处冰冻，我只

能在裸露的地层中寻找化石，化石质量不很理

想。经过不断摸索，在近山顶的地方找到一层富

含植物化石的地层。可是要想从中找到完整的

化石，必须把它上面的不含化石的岩层剥掉，先

开出一个工作平台来。这可是一件大工程。我每

天都要抽出几个小时，像个石匠一样，用凿子和

地质锤不断地、一层一层地掀掉上面的岩层，有

时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弱小的蚂蚁，在啃一块大

骨头。功夫不负有心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到元

月末，我终于把平台开好

了，开始陆续从中采到一

些又大又完整的植物化

石标本。过去因标本破碎

而产生的一些分类、命名

方面的疑难问题，随着高

质量化石的不断发现，将

会得以迎刃而解。这是我

到南极工作以来，取得的

最大收获。

在南极，我时刻以

‘老牛自知夕阳晚，不用

扬鞭自奋蹄’来自勉。年

近花甲的我，常能超水平发挥。譬如有一天，我

采到好多绝顶的好标本，装了满满一大背包，背

在肩上以后都站不起来，几起几落之后，才勉强

站了起来，回到站上一称背包重量———56 斤。

还有一次也是在化石山，在山顶开剖面时，一不

小心，从上面突然滑落下来，只几秒钟，人就到

了山脚。我站了起来，又返回到原来工作的地

方。现在想起这事来都有点后怕，如果我当时是

骨质疏松的话，那非骨折不可。我常常想，这次

南极考察，之所以能勉强胜任，要归功于我从青

年时开始积极锻炼身体。我国经过八年抗战和

三年内战，满目疮痍。新中国成立时，我是个中

学生，那时的国家百废待兴，于是我立志要当一

名工程师，建设祖国。我当时想，为了实现自己

的志愿，只有学习好还不行，还得积极锻炼身

体。上高中时，清早上学，我都跑步去，不仅练了

长跑，而且还用路上节省下来的时间，把学校操

场上的“十八般武艺”（爬绳、爬云梯、走浪木、练

双杠等）都练上一遍。这每天大约半小时的锻炼

以及上大学期间坚持长跑，使我终生身心受益，

不仅身体比以前健康了，也培养了我性格上的

在圣地亚哥居住地合影，后排左三为刘书燕站长，左一为西班牙

语翻译郎英杰，左五为杨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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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韧性。青年时期开始的锻炼身体的习惯，助我

在南极工作中通过了种种的“考验”。其中一次

发生在“极地”船即将离开长城站，前往中山站

之前，船队领导请我们站的全体队员到船上吃

饭。我们乘驳船来到大船边，我一看，要想上到

那个万吨巨轮的甲板上面，只能靠云梯。看着那

几层楼高的、软软的云梯，心里有点发怵，不知

自己还能否胜任。轮到我时，只好咬着牙往上

爬。虽然后来两臂有点发抖，总算爬了上去，我

感到很欣慰。

归国之路 三月八号我们开始踏上了归国之路。

我们的路线是从智利站的机场乘大力神（一种

货机）出发，到智利南端的小城———彭塔（Pun-

ta Are na s），然后换乘客机，飞往智利首都圣

地亚哥。在那里我们将停留十余天，算是调整，

或是补休。这以后再乘机经巴西的里约热内卢，

到加拿大的蒙特利尔、温哥华，然后飞越太平

洋，经东京时停留两天，略作休息后，飞回首都

北京。这一串地名听起来够长的，需要多次换乘

不同航空公司的飞机，这对我说来，格外吃力。

因我除了有一个大行李箱子外，还有九箱标本，

要一并带回。每换乘一次飞机，我都要亲自托

运、领取，确保标本安全，以免前功尽弃。

圣地亚哥之休整 我们在南极的近三个月的工

作中，基本上没有星期天，只有“星期七”，我们

甚至只记这天是几月几日，根本不管它是星期

几。就这样，还觉得忙不过来。大家都没有怨言，

因为来一次南极不容易。我们的领导很人性化，

考虑到大家很辛苦，特地让我们在智利首都圣

地亚哥多停留几天，休息一下。

智利共和国位于南美洲的西南部，西濒太

平洋，他最大的一个特点是版图十分狭长，跨越

了几个气候带。智利人口 1200多万，其中有近

一半，即 500 多万人居住在首都圣地亚哥，那

里属地中海型气候，适宜居住。智利的官方语言

是西班牙语。

我们在智利待了十来天，有两件事值得一

记。首先说住的问题。国家南极办为了方便去长

城站人员的来往以及其他一些事项的需要（如

补充给养、购机票等），特在圣地亚哥购了一处

房产，让一位有西班牙语专长的人员在那儿工

作、管理。那是一座二层的小楼，没什么家具。我

们来的人中男同胞

多，大多住在二楼打

地铺，二位女士住在

楼下。这种方法节省

了大量的住宿费，而

且我们自己开伙，每

天三个人一组，轮流

值班做饭，也节省了

伙食费。我觉得，这种

艰苦朴素的精神值得

提倡。还有一件事，那

就是当时我国的外交

部长钱其琛先生正好

科考故事

钱其琛先生来到我国驻智利使馆的大厅，先分别与使馆人员、

商务人员以及我们南极考察队员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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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礼貌地答应了我的请求，并让其他队员

也签上名字。 每个签名旁还注上她们球衣

上面的号码，有一位还加上“With love”，

另一位写了“Kisses for you”。

来南美五国访问，智利是他的最后一站，一共

只停留 22 个小时。这天是一九九三年三月十

一日，晚上八点四十分，他来到我国驻智利使

馆的大厅，先分别与使馆人员、商务人员以及

我们南极考察队员合影留念，然后到里面与大

使谈工作。所有这些活动，总共用了不到半小

时，然后他的车队就由智利警卫的两辆摩托车

开道，离开使馆去参加宴会。这使我亲眼目睹

了钱外长的异常繁忙的工作日程。

在圣地亚哥看植物标本 还在二月下旬，我就

听说我们可能在圣地亚哥多停留几天，我想这

个机会可不能错过，一定要到那里去看南半球

的现代植物标本。可是在智利的哪个机构能看

到现代植物标本，我却一无所知。那时我想起

了日本北海道大学的棚井敏雅教授，他曾到过

智利，研究过南半球非常重要的属———假山毛

榉属，并著有专著。这位德高望重的古植物学

家和我素有书信往来，于是我马上写信向他求

助，得到了他积极的回应。我一到圣地亚哥，就

收到了他的回信。多亏了他的指点以及他给智

利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植物标本馆馆长的信，

我才得以顺利地在那里看标本。在圣地亚哥期

间，我几乎把所有可以利用的时间，都用在这

个标本馆了。感谢棚井敏雅教授及时的帮助，

这次看标本对我以后的工作帮助非常之大，以

至于即便是失却了诸如到瓦尔帕莱索———太

平洋东岸智利最著名的风景旅游胜地去玩的

机会，我也丝毫不后悔，因为它们对我的重要

性，根本无法与看标本相比。

当了一回追星族 在这次漫长的回国的旅途中，

我还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当了一回

“追星族”。那是从巴西里约热内卢到加拿大蒙

特利尔的飞机上，我见到我后面有十来位身材

特别修长的女孩，当听说她们是巴西女排队员

时，我找出了我随身携带的日记本，走到一个女

孩面前，请她签名。她礼貌地答应了我的请求，

并让其他队员也签上名字。每个签名旁还注上

她们球衣上面的号码，有一位还加上“With

lo ve”，另一位写了“Kisse s fo r yo u”，我真高

兴。这些可爱的女孩，身为明星，却是那么地热

情、谦虚，那么地阳光！一点都没有“架子”。她们

的宝贵签名我一直珍藏着。

一九九三年三月二十八日我们平安地回到

阔别半年之久的祖国，抵达首都北京。行程结束

了，可这次南极之旅，却永远地铭刻在了我的记

忆之中。（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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